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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山耆旧今集初刊》中的
数页不解之谜

◎徐继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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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彭年老家原为东台，以制炼
饴糖，至通之西亭，娶葛姓女为
妻。每日肩糖担穿走乡村，向农民
易取破絮、旧衣、废铜、烂铁，以勤
俭，故家境渐裕，为人忠实和平，不
欺童叟。

一日，行至村中，小孩见饴糖
至，大喜呼购，老媪囊中无钱，以铁
叉取梁上破絮一扎掷向易糖。彭年
估计所值，斫糖与之，祖孙含饴甘
之，交易既毕，彭年遂别。

及家，初不经意，入夜拆视破
絮，整顿成捆发现絮中裹有墨银二
十元，大惊，于是迫不及待，持银走
入农家，拾金不昧。

先是，农家贫窭，其媳节衣缩
食，藏此二十元于破絮中，媪所不
知。既昏，媳归，媪语以孙索饴糖絮
易得之。媳闻言益见梁上所悬已
杳，乃大怒，吵闹不休，难言隐情，又
不可说。媪经此受责，意欲自尽。

彭年至其家，叩门而入，告以所
获，如数归偿，媪媳皆大欢喜，颂德
不置。彭年以媪隔手，必受冤屈恐
致人命，故急往解此纷扰，其人积德
累功，此为一端。

彭年以勤谨起家，设坊营业，渐
及小康，而能好义。所识金某借其
贷款五十元，曾济一时之急，后以蹭
蹬，无力归还，彭年亦不计之。金老
以久悬抱歉，因闻海门农村善于种
植，拟以弱女托彭年为之择婿，即以
男方聘金抵还借款。彭年受其委，
许舟载南行，前、后舱隔开，即饮食
亦不同座。

舟行至林梓、白蒲，河岸有饧箫
卖糖者，为张所熟识而共语，问后舱
何人，张告之故，担糖者笑语，谓张
纳宠。于是途行遇同业之辈，传扬
艳闻以致传至西亭，张之葛氏夫人
闻及大怒，匆匆乘车，沿河迎觅。及
见张舟，跃登大闹，虽经解说，葛不
信之，并道休想到家，愤恨而去。

彭年经此争吵，不知所措，金女
尤泣不成声，进退两难。船家乃劝
慰备至，谓张系长者，不如将错就
错，嫁与彭年，金女首肯，彭年无法，
只有承受。西亭既不允归，掉舟南
行海门常乐镇，另立坊户，夫唱妇
随，持家日旺。

葛夫人生长、五二子，金夫人生
二、三、四子。葛所生子，资质平凡，
长子虽有后，无多建树。而金所生
之第三子名詧，字叔俨，号退庵；第
四子名謇，字季直，号啬庵，兄弟两
人，幼年聪颖，一则尽瘁地方，一则
声震邦国，概由金太夫人教育有方，
而张老行善有福，自不亦云。

彭年幼好读书，而不为父所许，
督以畎亩农作之事，东台人间有制
饴为业者，彭年优为之，于是农闲则
肩糖走卖。

因喜书卷，时藏旧帙，或见破
页，则整修装订，故子弟利于攻
读。后人交游故广，书札往运遂多，
老人以废函翻制，粘红签其上，既转
废成用，又固封保密。张宅创用于
前，通沪各厂步武于后，成惜物之
风矣。

对南通州而言，《五山耆旧集》
是知名度极高的一部书，后世学人
在研究乡贤时，常常会引用其中一
些内容。清嘉庆年间，通州文人杨
廷撰心痛乡先辈的诗作散佚过半，
决定编辑一套自宋、元、明至国朝以
来的名贤诗集。经过十几年的采
获，他收集通郡以及泰兴、如皋、海
门三邑诗之存者，编纂了一部《五山
耆旧集》。书分为两部分，一是清朝
以前的，名曰“前集”，共二十卷；一
是本朝顺治与康熙两朝的诗人，名
曰“今集初刊”，共八卷。自道光四
年（1824）孟秋开刊以来，这部书一
直备受赞誉，至今仍为学人们所津
津乐道。

时越百余年，此书流传渐少，坊
间已经难得一见。我没有见过此书
的真容，仅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
文图书馆所藏的电子版一部。前些
时，在阅读《五山耆旧今集初刊》时，
却发现其中有一处小小的谜团。

在本书最后一卷，也就是卷八，
共收录了姜任修、孙闳基、魏挹芹等
二十九人之诗。姜任修为本卷第一
人，按书前目录记载，共收其诗九十
一首。然而就在第十六首《送方文
辀归赋溪》之后，突然出现一页人物
介绍的后半段，与上页内容并不衔
接。文字如下：

合，六子集于园而不得与余合，
固余之不幸，亦六子之憾也。夫六
子，能诗者也。六子之诗，如其人者
也。余知六子者也，余又附于知诗
之列者也，间尝阅历交游，扢扬风
雅，如樵月之和而婉也，樗村之奥而
博也，璞庄之简而劲也，漱石之豪宕
横逸也，萝村、牧原之淡洁温美也。
恒累数千百而鲜一二合者，何哉？
性情异而正伪别耳。呜呼！六子自
此远矣。

这段文字无头无尾，但我倒颇
为熟悉，此乃丹徒大学者蒋宗海于
乾隆十八年（1753）冬为《文园六子
诗》所写序文的一部分，“合”字那句
完整为“余馆于园而不得与六子
合”，而之前的内容当刻在前一页而
无法看到。《文园六子诗》在乾隆四
十九年（1784）因栟茶徐述夔“一柱
楼诗案”的牵连已被清廷禁毁，故此
序流传极稀。没想到会在此处看到

这段文字，这又是给谁作的介绍？
不由让人心生疑窦。在此序之后，
还有一段文字：

《一经堂诗话》：前明卢子明纯
学刻《扬州十属诗》，皋邑仅存二十
三人，人只一二首，字号、官爵，略而
不书。国朝丁先生确有《东皋诗汇》
之选，流传未广，撰曾从同里范丈浮
休处捡得一册，採入前集，馀虽藏书
家亦未之见。璞庄先彚四代以来诸
作者，编成四十八卷，厥功甚钜。第
殁后，其书始出，故挂漏亦所不免，
如何柏斋瑭，理学名儒，其诗见朱竹
垞《明诗综》，而集内不收，撰辑《耆
旧诗》于是书甄录颇多，补正处，间
参鄙见，凿之枘之，要与先生同一关
捩也。

《一经堂诗话》是杨廷撰所写的
一部诗话，此段文字中所提及的先
生即璞庄者，应是乾隆年间丰利汪
氏文园主人汪之珩无疑，文中的

“书”与“集”，当指其所征编的《东皋
诗存》。

果然接下来的录诗是一首《题
陈竹香菊花册子》，正是汪之珩的
诗。再下来四页分别为《立冬日分
韵》《游鹤寺》《杜鹃楼故址》《狮子
窟》《清明山行》《登龙埂》《自京口至
攝山宿安桥步竹楼韵》，都是乾隆二
十六年（1761）春日汪之珩自镇江游
南京所作的一组诗作。第四页最后
一首是《黄沙洋纪事》，此诗是汪之
珩最重要的代表作。诗为五古，共
一百一十八句，五百九十字。然此
页仅录到第二十六句“但见鸥与鹭，
不见麻与桑”与下一句“倒澜挽赤
手”的“倒”字，便戛然而止了。接下
来另起一页，开头却是“小周空外涵
林塘，满林藤树风花香”缓缓而下，
一直到“当期之日三百有六十，开出
九九八十一万紫鸳鸯”结束，整整一
页，满纸花香，与《黄沙洋纪事》那沉
郁悲凉的风格迥异，内容亦完全不
符。此为何诗？后查阅《东皋诗存》
二十六卷姜任修之诗才发现，此页
为其《藤花行》长诗一首。在《藤花
行》后，直到最后的《徂徕道中》都是
姜任修的诗作。也就是说，在这卷
八的姜任修作品中，突然插进了汪
之珩半页人物介绍与其八首半诗。

怎么会这样？

是不是装订的原因？是本书的
装帧人员不小心将汪之珩的诗作放
到此处，从而导致了这样的失误。
但细看汪之珩那几页的书口，书名、
卷次与本书一致，上为《五山耆旧
集》与卷八，下刻“一经堂”，页码亦
随前后变动，没有任何差异。

令人更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五
山耆旧今集初刊》仅收清代通州顺
治、康熙两朝诗人一百七十四人。
汪之珩为乾隆时人，并不在其列。
查卷首目录，确无汪之珩，也没有乾
隆年代的其他诗人。杨廷撰在书前
自序中写道：

蒇事谨以顺治、康熙两朝所得
诗凡八卷为《今集初刊》，它日次第
就绪，获卒业焉，则是编其乘韦已。

杨廷撰明言，这本书只收了顺
治、康熙两朝诗人，其他的等“它日
次第就绪”再行编刻，其实后来他再
也没有编刻续集，《五山耆旧今集
初刊》仅此八卷而已。但为什么此
处会单单刻有这数页汪之珩的诗选
呢？实在是一件让人费解的事。

杨廷撰是通州名士杨世纶的孙
子，嘉庆十八年（1813）在扬州梅书
院从吴锡麒学，虽然仅是个增贡，但
十分喜好读书，尽读家中旧藏及里
中书贾与士大夫家藏书，平生更是
尽力搜辑乡先辈诗文轶事，编纂成
书，今天知道的就有十六七部之
多，其中知名者有《顾襄敏年谱》、
《崇川咫闻录》（与徐缙合纂）、《江
南直隶通州志》（与顾鸿、李琪修
纂）等。他治学十分严谨，如编《五
山耆旧集》收集资料时，除正史省
志外，于家乘、别集、志传、碑铭、丛
谈、稗说、品录，靡不搜辑。所以他
说这部《五山耆旧集》“几无漏什
矣”，又说对《东皋诗存》“甄录颇
多，补正处，间参鄙见，凿之枘之”，
并指出汪之珩当年没有把何瑭的
诗收进《东皋诗存》是一个明显的
失误。自信满满的他，做梦也没有
想到，这部耗费他十余年心血，并
由他弟弟杨廷恩参订，儿子杨贵
孙、杨福孙以及学生冯震祥、女婿
潘士彦校刊，且邀请金陵名工李永
庆、甘元敬、曾传宏、陈恪亭、吴建
兴一同刻梓的《五山耆旧集》，也会
出现这么一个小小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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